【 道 品 誦 】
我們再看這〈道品誦〉。所謂「道品」，就是指卅七道品，從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，一直到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。其實卅七道品，也只是將佛教的修行法門，再作不同的分類而已。故卅七道品，並不具前後連貫的次第，而只是「類編」而已。

念處相應
有一乘道，淨諸眾生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一乘道，淨諸眾生，令越憂悲，滅惱苦，得如實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；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36

這是首先講到四念處的部分，且稱之為「一乘道」。而後來的佛教，乃分為大、小二乘，甚至三乘─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到唯識時，又倡言眾生有五種性；真是越說越複雜了。然在原始佛法裡，乃只有很單純的「一乘道」。

此之「一乘道」乃謂：從發心修行，到完成解脫道；皆能一以貫之。

何謂「一乘道」？乘，我們知道是指「坐車」的意思，比如我們目前在新竹，要到高雄去。於是不管搭火車、搭巴士或自己開車，如能一部車坐到底，且達目的地，就稱為一乘道。因此，一乘道就是指：單用一套修行方法，即可從入門啟修，到完成解脫道。

所以在原始佛法裡，不管是從觀五陰入手，還是從四念處啟修，甚至四聖諦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緣。乃修任何一法，都可完成解脫道。相信各位聽課聽到目前，應能確認：其實五蘊、六入、四聖諦、八正道，如真懂的話，其中心思想乃不變也；譬如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，也只是換湯而不換藥也。

所以如能從本質，去認識佛法，佛法乃很單純。既是一乘道，還會不單純嗎？那像我們現代，既參禪、也修淨，然後再禪淨雙修、顯密通融。過一段時間後，又得南奔北走。而越修，乃離道越遠！

為什麼呢？心向外求。所以必從「內銷」的知見去啟修，而能漸銷盡一切無明我見、一切貪瞋業習，就自然能證得解脫道。故修行，既沒什麼新鮮的，也沒什麼神祕的，只是一步一腳印地去趨向目標而已！

故對內銷精義，真能確認的話，必能肯定：修任何一法，都可完成解脫道。而不需要今天又來了一位名師，就忙著去求法。其實求來求去，也只是攀緣心作祟而已。故在禪宗裡有個公案：有位弟子已離師很久，有人問他：要不要再回山，見你師父呢？他說：不用。為什麼不用？反正佛法，就是這些；他還能變出什麼花樣呢？ 

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。諦聽，善思。何等為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？食集則身集，食滅則身沒。如是隨身集觀住，隨身滅觀住，隨身集、滅觀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永無所取。

如是觸集則受集，觸滅則受沒。如是隨集法觀受住，隨滅法觀受住，隨集、滅法觀受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。

名色集則心集，名色滅則心沒。隨集法觀心住，隨滅法觀心住，隨集、滅法觀心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。

憶念集則法集，憶念滅則法沒。隨集法觀法住，隨滅法觀法住，隨集、滅法觀法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。是名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38
一般都謂「四念處」為：觀身不淨．觀受是苦．觀心無常．觀法無我。

而此經乃謂：身．受．心．法，皆緣起而如幻生滅。

各位是否注意到：這跟一般所講的四念處不太一樣。一般講的「四念處」都謂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而這裡是說：身、受、心、法，皆是緣起。為什麼說是緣起呢？比如觀身者，「食集則身集，食滅則身沒」有因有緣則有身，無因無緣則身沒也。至於受亦然：有觸則有受，無觸則無受。故這都是從緣起法，去觀身受心法也。

以悟如幻生滅故，心不執著。以心不執著故，身非淨非不淨．受非苦非不苦……
而從緣起，去觀身受心法，才是更直接了當的。為什麼呢？因從緣起，去觀身受心法，則身受心法乃本來如幻。以如幻故，心不執著。

於是既不執著，則身就無所謂淨或不淨。因凡夫執著身為淨，所以才須以不淨去破除之，而不是身本來就是不淨的。同樣受，也不見得必是苦。因眾生執著樂，才會苦；如不執著、無所求，那受也無所謂苦或不苦。同樣心法，皆從緣起去觀，才是最了當的。

故觀身不淨者，乃只是對治，而非究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不管淨或不淨，乃都還偏一邊，故非究竟也。反之，若直觀緣起，而知諸法既如幻生，也如幻滅。以一切如幻生滅故，心不執著身淨不淨，不執著受苦不苦，不執著心常不常，不執著法有我無我等，用這樣去觀身受心法，才是最究竟了當的。

所以修四念處的重點，乃在於「出離」而已。而很多人雖精勤修四念處，卻不知以出離為要。比如聽說南傳禪法，在修觀身不淨時，甚至會將一個死人搬到自己禪房裡，以方便修觀；於是從身體慢慢腐爛，直觀到骨頭都拆散了。雖過程觀得清楚仔細，但心卻未能真出離。難道我們是在研究解剖學嗎？否則，幹嘛觀得那麼仔細呢？所以能從不淨而出離，這才是重點。

故如善根具足者，能一念相應，即放下出離，則何必觀得那麼仔細呢？反之，若觀得仔細分明，卻不能出離放下，才是本末顛倒也。所以若能從直觀緣起而放下出離，豈必再以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而去一一對治呢？

善繫心住，知前後昇降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阿難，晨朝著衣持缽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於路中思惟，我今先至比丘尼寺，即往比丘尼寺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座。時諸比丘尼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我等諸比丘尼，修四念處，繫心住，自知前後昇降。」尊者阿難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當如汝等所說而學。凡修習四念處，善繫心住者，應如是知前後昇降。」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種種說法已，從座起去。

爾時尊者阿難於舍衛城中乞食還，舉衣缽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比丘尼所說，具白世尊。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學四念處，善繫心住，知前後昇降。所以者何？心於外求，然後制令求其心，散亂心不解脫，皆如實知。若比丘於身身觀念住，於彼身身觀念住已，若身耽睡，心法懈怠，彼比丘當起淨信，取於淨相；起淨信心，憶念淨相已，其心則悅。悅已，生喜；其心喜已，身則猗息；身猗息已，則受身樂；受身樂已，其心則定。心定者，聖弟子當作是學：我於此義，外散之心，攝令休息，不起覺想及觀想，無覺、無觀，捨念樂住。樂住已，如實知。受、心、法念住，亦如是說。」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50 ~ p.251
「善繫心住者，應如是知前後昇降。」南傳禪法於修四念處時，又以此將「觀身不淨」，轉變成「觀身受法」。

我想各位多少曾聽說：有些南傳的內觀法門，其入手方便就是觀身體的覺受，必將身體的每個動作、每次覺受，都觀得仔細、清楚。然即使能觀得仔細、清楚，就能開悟解脫嗎？未必！因為觀得仔細、清楚，知道我現在手在動，知道我現在腳在走。雖能不打「其它妄想」，也頂多是「近於修定法門」。若連修定都不是，更何況能內銷嗎？

因此，我開宗明義就說：目前很多人在修行上乃於修定為主，就是把心安住在一個對象上，而不產生妄想雜念。其實這不產生妄想雜念，乃是透過模擬與壓抑的過程而成就的，跟真正從內在裡去消除貪瞋痴的妄念，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

同樣，「默照禪」就算是看著念頭的起落，而不取不捨。雖比觀身受法，略高明一些。但也不見得能從內在裡，去消除貪瞋痴；故還是免不了有模擬跟壓抑的嫌疑。

因為不管就「觀身不淨」或「觀受是苦」的重點而言，乃是從「觀相見性」而得出離。

故一切觀相，乃是為了「見性」的方便，因此「觀相見性」這才是精義。比如說把身體動作看得仔細分明者，乃是為悟「無常性、無我性」也。故如只是看得仔細分明，而未悟無常、無我，便是世間法爾。同理，默照禪也是為見性而修的前方便爾！ 

所以剛才講：修觀的重點，乃在於出離。而云何能出離呢？若見無常性、無我性者，即能出離也。當然無常、無我性，如用緣起去觀，不是更直接了當嗎？故「不能內銷，不能出離」便與智證不相應！這也是我對南傳禪法及默照禪，很不以為然之處。

因此，雖謂佛法本是一乘道；但現見的修行法門，事實上都不是一乘道。因為都是從安住法和外延法去啟修的。

不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鳥，名曰羅婆，為鷹所捉，飛騰虛空，於空鳴喚言：我不自覺，忽遭此難。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，故遭此難，如何今日為他所困，不得自在！鷹語羅婆：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？羅婆答言：我於田耕壟中，自有境界，足免諸難，是為我家父母境界。鷹於羅婆起憍慢言：放汝令去，還耕壟中，能得脫以不？於是羅婆得脫鷹爪，還到耕壟大塊之下，安住止處，然後於塊上，欲與鷹鬥。鷹則大怒，彼是小鳥，敢與我鬥！瞋恚極盛，迅飛直搏。於是羅婆入於塊下，鷹鳥飛勢，臆衝堅塊，碎身即死。時羅婆鳥深伏塊下，仰說偈言：

「鷹鳥用力來，羅婆依自界，乘瞋猛盛力，致禍碎其身。

我具足通達，依於自境界，伏怨心隨喜，自觀欣其力。

設汝有兇愚，百千龍象力，不如我智慧，十六分之一，

觀我智殊勝，摧滅於蒼鷹。」

如是比丘！如彼鷹鳥愚癡，自捨所親父母境界，遊於他處，致斯災患。汝等比丘亦應如是，於自境界所行之處，應善守持，離他境界，應當學。比丘！他處、他境界者，謂五欲境界。眼見可意、愛念、妙色，欲心染著；耳識聲；鼻識香；舌識味；身識觸可意、愛念、妙觸，欲心染著，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。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，謂四念處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是故比丘！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，遠離他處他境界，應當學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55
我們看經文最後一段：「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，謂四念處。」這是說我們要將心安住在四念處上，而不要向外去攀緣五欲，這稱為「父母境界」。

何謂「父母境界」？如俗謂的「回老家去」！亦即禪宗所謂的「本來面目」。

故「父母境界」乃是指：「未起無明．未染愛欲」之「本地風光」。

為什麼稱為「父母境界」呢？在佛經上對「父母境界」有兩種不同的解釋：

一、眾生乃以無明為父、愛欲為母，而降生也。故這父母境界，乃是指輪迴受苦的境界。因此雖大部分經典，都謂：殺父、殺母是五逆重罪。可是也有些經典，卻鼓勵去殺父、殺母。為什麼呢？乃以破無明為殺父，除愛欲為殺母也。

二、此經所謂「父母境界」者，就像我們常說的：要回「老家去」！老家在那呢？老家就是指無明未生、愛欲未起的境地。如禪宗常說的「本來面目」、「本地風光」也。

至於五欲境界者，則稱為「他境界」也。故心向外攀緣者，都稱為他境界。要把心安住在四念處上，而不要向外攀緣五欲境界，即稱為「自處父母境界」也。

於自所行處依止而住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大雪山中寒冰嶮處，尚無猿猴，況復有人！或復有山，猿猴所居而無有人；或復有山，人、獸共居。於猿猴行處，獵師以黐膠塗其草上。有黠猿猴，遠避而去。愚癡猿猴，不能遠避，以手小觸即膠其手；復以二手欲解求脫，即膠二手；以足求解，復膠其足；以口齧草，輒復膠口；五處同膠，聯捲臥地。獵師既至，即以杖貫擔負而去。

比丘！當知愚癡猿猴，捨自境界父母居處，遊他境界，致斯苦惱。如是比丘！愚癡凡夫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缽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眼見色已則生染著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，味、身、觸，皆生染著。愚癡比丘，內根、外境被五縛已，隨魔所欲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於自所行處、父母境界依止而住，莫隨他處、他境界行。云何比丘自所行處、父母境界？謂四念處：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58 ~ p.259
這是另一個比喻：猴子在深山，本是無拘無束的。而獵人們欲去獵牠時，既不用箭射，也不必追趕。而是用膠放在地上。於是調皮無知的小猴子，就用手去抓，結果手被黏住了。然後再用腳去踢，結果腳也被黏住了。最後，用頭去撞，故頭也被黏住了。於是獵師隨至，即以木杖貫穿，擔負而去。

這兩手、兩腳跟頭，加起來有五，就是指五蘊的意思。以眾生執著五蘊，故被膠黏住了。最後就被獵人扛走了，這獵人即是指魔王。魔王把眾生抓去作什麼呢？繼續輪迴六道，而為魔子魔孫也。

若失一渧油者，輒當斷汝命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美色者，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？」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佛告比丘：「若世間美色者，又能種種歌舞伎樂，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？」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佛告比丘：「若有世間美色者，在於一處，作種種歌舞，伎樂戲笑，復有大眾雲集一處。若有士夫不愚、不癡，樂樂、背苦，貪生、畏死，有人語言：士夫！汝當持滿油缽，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。使一人拔刀隨汝，若失一渧油者，輒當斷汝命。云何比丘！彼持油缽士夫，能不念油缽，不念殺人者，觀彼伎女及大眾不？」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彼士夫唯一其心，繫念油缽，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，徐步而過，不敢顧眄。」

「如是比丘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、色，善攝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者，則是我弟子、隨我教者。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、色，攝持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？如是比丘，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亦復如是。」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專心正念，護持油缽，自心隨護，未曾至方。

甚難得過，勝妙微細，諸佛所說，言教利劍，

當一其心，專精護持。非彼凡人，放逸之事，

能入如是，不放逸教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61 ~ p.262
「若失一渧油者，輒當斷汝命。」用這種方式來修行，算精進嗎？卻是太緊張．太壓抑了。

這也是另個比喻：有一個人正在馬路上行走，而左邊有很多人在嘻笑打鬧，右邊也有很多美女正歌舞伎樂，故他走在那裡一定左顧右盼，心神不定。但是如換成另種情況：乃叫他手捧一裝滿油的缽，還從那裡經過。然若在行進的過程中，溢出一滴油的話，就會要他的命。於是這個人當然很緊張，唯小心翼翼地看著這缽油，既眼不敢旁視，心也不敢散亂。於是反能安全地走過去，而不會溢出一滴油來。

這是說一個修行人，應該用這樣的心態來修行，須時時刻刻把心看得緊緊的，唯恐出了亂子。各位如真用這樣的知見來修行，會怎麼樣呢？會很快成就嗎？我看：會很快精神分裂，因為太緊張了。因如剛才所說，五戒要守到完全如法，就已是不容易了；更何況動心起念，如何能完全掌控呢？

所以一個人在修行的過程中，當先掌握大原則；至於小節者，乃八九不離十即可。雖不免有點瑕疵，但大體上是過得去的。而不必這麼緊張，時時看著油缽，唯恐溢出一滴，就定死無疑。因為對剛開始修行的人而言，不要說溢出一滴，是家常便飯。就算漏了半缽，也還算慶幸哩！

這也就說：以「若失一渧油者，輒當斷汝命」的方式來修行，表面上似很精進，但難以持久。待後續無力時，就可能連杯子丟到那裡去，都不知道了。

「萬花叢中過，片葉不沾身。」有什麼好緊張？有什麼須壓抑的呢？

這世界既沒什麼好看的！也沒什麼不能看的！

所以禪宗有句話說「萬花叢中過，片葉不沾身。」你儘管在萬花叢中穿進穿出，而不必擔心枝葉．花粉會沾惹到你身上。既沒什麼好緊張，也沒什麼可壓抑。然這憑什麼呢？

如前所云：修行調心，乃像牧牛一般，且不讓牠吃草。其實，不讓牠吃草，只是最初階段，而最後乃是要將這條牛餓死，甚至殺死為止。故如牠死了，你還用擔心牠會去吃草嗎？而未死之前，就算偶而吃一點草，也扳不回牠將死的命運。所以就算偶而吃一點草，也沒什麼好操心的。

於是，既將牛餓死了，這世界上便既無什麼好看的，也無什麼不能看的；反正看不看，都是死牛一條。所以重點乃在於：掌握牧牛的大原則，是要將這條牛餓死，甚至殺死為止。而非將牛養得又肥又壯，然後再緊緊拉住繩索，唯恐牠又撒野而吃草去。

所以如觀念不改變，業習不消除，而只是用緊張、壓抑的方式來修行。其實修不了多久，一定會崩潰的。而用內銷法修行者，則銷多少，算多少。既已銷的，就不會再長；仍未銷的，且待因緣時節慢慢去銷。若以這樣的方式修行，則既沒什麼好緊張的，但也不會太放逸。

不過這乃要先通過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的階段。

然而是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，而非「既不敢看山，也不敢看水」。

所以禪宗說：修行到最後，乃是「看山還是山，看水還是水」。然必通過第二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的階段。而不是既不敢看山，也不敢看水；這各位要搞清楚。

此「若失一渧油者，輒當斷汝命。」乃是既不敢看山，也不敢看水。而非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，更非「看山還是山，看水還是水」也。至於為何能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呢？如前所云：從觀相而見性。故若能見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之性；則看山看水，就非原來的山跟水了。

因此，各位聽到這裡應該比較清楚，就修行法門而言，我是比較偏向開放式的，而非封閉式的。因為在這資訊時代，想用封閉的方式來修行，或是不可能，或修到最後卻變成無知的怪物。但如用開放的視野來修行，則在資訊時代中，反而會有很大的方便。因為看得越多，見怪不怪，心反而越能平。所以現在請我打妄想，我還不知道要打什麼新鮮的妄想哩！

總之，修到最後要成就的是「看山還是山，看水還是水」的境界，而非既不敢看山，也不敢看水。

或問：開放和內銷，是否有衝突？

答云：如前謂「看得越多，見怪不怪，心反而越能平。」故不只不衝突，反而能相得益彰也。

今菴羅女來，是故誡汝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跋祇人間遊行，到鞞舍離國菴羅園中住。爾時菴羅女聞世尊跋祇人間遊行，至菴羅園中住，即自莊嚴，乘車出鞞舍離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供養。詣菴羅園門，下車步進，遙見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。

世尊遙見菴羅女來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勤攝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，今奄羅女來，是故誡汝。云何為比丘勤攝心住？若比丘已生惡不善法當斷，生欲方便，精進攝心；未生惡不善法不令起；未生善法令生；已生善法，令住不忘，修習增滿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心，是名比丘勤攝心住。

云何名比丘正智？若比丘去來威儀，常隨正智；迴顧、視瞻、屈伸、俯仰、執持衣缽、行住坐臥、眠覺、語默，皆隨正智住，是名正智。云何正念？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比丘正念。是故汝等勤攝其心，正智、正念，今菴羅女來，是故誡汝。」……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60 ~ p.261
這「菴羅女」是印度當時一個很有名的妓女，國色天香、傾城傾國，所以一些王族大臣都跟她有來往。最後因宿世善根，也皈依了佛門，也去親近釋迦牟尼佛，因此有這部經。

然而這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，對初修行者而言，卻也非那麼容易！

所以用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」的方式來調整身心，也算是「前方便」吧！

「汝等比丘！勤攝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」剛才說到：要通過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」的階段，其實這還是對比較有善根者而言。若善根不足者，還不易通過哩！於是通不過，怎麼辦？且還回歸「既不敢看山，也不敢看水」的階段也。

所以老子有曰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若不見才不亂，而見了就會亂，你只好用逃避、封閉的方式來修行。這方式我們雖認定：它是不究竟的，但對很多眾生來講，也是其必先通過的階段。而待知見較具足後，才有能力由觀相而見性，從見性而出離。

所以，經典上所說不同的修行法門，有的是針對不同的眾生而言，有的是針對不同的階段而言。然就一乘道來說，最後必殊途而同歸也。

如寶山，大巖先崩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偷羅國跋陀羅河側傘蓋菴羅樹林中。尊者舍利弗、目犍連涅槃未久。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爾時世尊觀察眾會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觀大眾，見已虛空，以舍利弗、大目揵犍連般涅槃故。我聲聞唯此二人，善能說法，教誡教授，辯說滿足。有二種財，錢財及法財。錢財者，從世人求；法財者，從舍利弗、大目揵連求。如來已離施財及法財，汝等莫以舍利弗、目犍連涅槃故，愁憂苦惱。譬如大樹，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華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；亦如寶山，大巖先崩。

如是如來大眾之中，舍利弗、目犍連二大聲聞先般涅槃。是故比丘！汝等勿生愁憂苦惱！何有生法、起法、作法，有為法、壞敗之法而不磨滅？欲令不壞，無有是處。我先已說：一切可愛之物，皆歸離散；我今不久，亦當過去。是故汝等當知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。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、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不異依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73
「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。」即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餘依止。」之謂。

這部經是說：在釋迦牟尼佛晚年時，因兩位大弟子舍利弗及目犍連都先入涅槃了。當然失去這兩位大弟子的輔助，對僧團必有很大的影響，所以其他弟子皆不免憂悲苦惱，而有一些情緒的反應。所以世尊乃再三告誡、昭示「我先已說：一切可愛之物，皆歸離散；我今不久，亦當過去。」既一切世間有為相， 皆歸於無常、苦、空，故包括世尊過不久後，也會入涅槃的。

於是若世尊入涅槃後，要怎麼辦呢？「是故汝等當知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。」這也就是在《大智度論》所說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餘依止」之意。

真修學佛法的人，當以法為依歸。雖然在求法的過程中，是要親近善知識；但親近善知識的初衷乃為能夠得法。是以既得法後，善知識在哪裡，其實已不關緊要。

所以於《遺教經》乃說到：釋迦牟尼佛涅槃時，祂未得道的弟子雖都愛戀不捨，憂悲苦惱。而得道的弟子反都心平氣和。這一方面是因為自已得法了，一方面又已降伏貪愛、憂惱等。總之，當依法不依人。

下面的經文，本應有〈正斷相應〉跟〈如意足相應〉。然《雜阿含經》從最初翻譯，到編入大藏經，乃經過一百多年吧！所以在這期間，有一卷多的經文被遺失了。而被遺失者，即是〈正斷相應〉跟〈如意足相應〉的部分。所以在《雜阿含經》裡沒有對應的經文。但現代的學者，仍可以從對照《南傳大藏經》或《瑜珈師地論》中，略知它的意思。

正斷相應
又作四正勤。勤，不怠之義；斷，斷障之義。或以精勤心斷除怠慢心。四正勤即方便精勤於斷惡生善之四種修行品目，為三十七道品中之第二行品。

　據法界次第初門卷中之下記載，四正勤即：(一)為除斷已生之惡，而勤精進。(二)為使未生之惡不生，而勤精進。(三)為使未生之善能生，而勤精進。(四)為使已生之善能更增長，而勤精進。以一心精進，行此四法，故稱四正勤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─《佛光大辭典》

關於「四正斷」，我們看《佛光大辭典》的解釋，其實很單純。所謂四正斷或四正勤，就是：一、為除斷已生之惡，而勤精進。二、未生之惡令不生。三、未生之善能生。四、已生之善，能更增長。這稱為四正勤。

但事實上，我覺得重點並非只在於：如何增善或減惡？因為如沒有智慧、沒有正知見，則對於什麼是善？什麼是惡？其實還分不太清楚。所以只再三強調：存好心、作好事、說好話，卻沒什麼大用。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在作好事─作他所認為的好事，包括壞人亦然。他也努力地作他所認為的好事，只是這些好事，到最後卻害人害己也。

所以如沒有智慧、沒有正知見，就無能判斷什麼才是善？什麼才是惡？其次，即使有了正知見後，但定力不夠，故業習一來，又跟著去作惡了。所以在有了正知見後，還要修習定力和返照能力，才有辦法去斷惡增善的。
如意足相應

係由欲求、心念、精進、觀照四法之力，引發種種神用而產生之三摩地。

──《佛光大辭典》

四如意足，有時候又稱為四神足。故是指從修定而引發神通的過程。乃包含四個子題─欲求、心念、精進、觀照。所謂欲求，就是最初要有這樣的動機去修這法。心念，應該是指方法。有欲望後，次須有個方法。精進，有方法後，當精進去修。最後觀照，精進到最後當然會有成就的。

四如意足的次第，如對照「七菩提分」，乃有一些類同處。這我們會再補充。緊接著「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」後，接下來就是「五根、五力」也。

根相應

信根者，乃四不壞淨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信根者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根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根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根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根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94
五根─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如對照一般人所講的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。則「精進」乃包括「解和行」。故精進者，一方面要對佛理能深入瞭解，一方面又得從解後，再去行。

念根：精進之後，云何念呢？用一種觀念或一個方法，而不斷地去練習，這即稱為念。所以四念處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緣都可用來修「念」也。而念到最後，心即能定。

定根：其實佛法所說的定，卻非外道的四禪。因為若心，能念念跟四念處相應，心就不會被境所轉。而心不被境轉，這才是定根，而非以定在一種方法上、定在某個對象上，才稱為定。

慧根：修到最後，就能證果解脫也。

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聖弟子成就慧根者，能修信根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滅，向於捨，是名信根成就；信根成就，即是慧根。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說。是故成就此五根，慧根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。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，眾材所依，以攝持故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299
「若聖弟子成就慧根者，能修信根。」這部經雖也講到五根，然何以謂：須先成就慧根者，才能修信根呢？因這裡的信，跟信行人的信，是不一樣的。以信行人的信，是仰信；且依人的成分還甚於依法也。而此謂的信是正信，而正信，乃必從正見才能切入也。是以一個人若慧根不足，便難具足正見。而既不具足正見，即不成正信也。 

因此，雖教界中常謂「 某人信佛很虔誠」。然到現在為止，我卻不知：虔誠該怎麼下定義？難道是別人說什麼，我就信什麼，便是虔誠嗎？或是一切經上所言，皆是聖旨。其實經上所言，前後矛盾者，比比皆是也。所以太虔誠了，反而才是迷途羔羊哩！

故一個真正的佛教徒，乃得透過自己的理智、體驗，去判斷，去抉擇，去統合。待正見確定後，他就永遠不會再迷惑了。

「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，眾材所依，以攝持故。」待正見確定後，則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都會跟著慢慢成長、茁壯的。以慧根而成就信根，似跟前述的次第不一樣；但總括來說，這五根其實是相輔相成的。故既信能夠成就慧，也慧能夠成就信。而有信、有慧加起來，才是正信也。

力相應

數力及修力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種力，何等為二？謂數力，及修力。何等為數力？謂聖弟子空閑、林中、樹下，作如是思惟：身惡行，現法、後世受於惡報。我若行身惡行者，我當自悔，教他亦悔我，大師亦當悔我，大德梵行亦當悔我，以法責我，惡名流布；身壞命終，當生惡趣泥犁中。如是現法、後報身惡行斷，修身善行。如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亦如是說，是名數力。何等為修力？若比丘學於數力，聖弟子數力成就已，隨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滿足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03
數力，殆是指從思惟、抉擇觀念，而產生的力用。故從親近善知識，而建立正見者，也是數力也。因這都是從「明理」而產生的力用。

至於修力，乃從反覆練習才產生的力用。光知道道理，有時是無法落實應用的；而是要經過反覆地練習、修正，才讓我們身口意三業，能跟所知道的理完全相應，這稱為修力。簡單講，要解行並用，才有力也。

四攝事力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，何等為四？謂覺力，精進力，無罪力，攝力。

何等為覺力？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；有罪、無罪，習近、不習近，卑法、勝法，黑法、白法，有分別法、無分別法，緣起法、非緣起法如實知，是名覺力。

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。

何等為無罪力？謂無罪身、口、意，是名無罪力。

何等為攝力？謂四攝事─惠施、愛語、行利、同利。

若最勝施者，謂法施。最勝愛語者，謂善男子樂聞應時說法。行利最勝者，謂不信者，能令入信，建立於信；不戒者以淨戒，慳者以施，惡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同利最勝者，謂阿羅漢以阿羅漢，阿那含以阿那含，斯陀含以斯陀含，須陀洹以須陀洹，淨戒者以淨戒而授於彼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07
「覺力」，就是剛才所講的數力，乃是從思惟抉擇而得到的觀念。「精進力」，得到觀念後，乃進一步要去精進修行、練習。「無罪力」，若修行到最後成就了，能將無明業障全消除已，即稱為無罪力。最後「攝力」，乃是從自度而度他之力。

然此「四攝法」與大乘佛法所說，名相雖相似，定義則不同：

「若最勝施者，謂法施」雖也勸布施，但在原始佛教裡不奢求財施，而是當努力於法施也。

「最勝愛語者，謂善男子樂聞應時說法。」同樣，也是以說法，而稱為愛語。至於說法，為何就是愛語呢？乃有「應時說法」和「應機說法」之宜也。應時，要確認對方有此需要才說，而非不需要時也強迫洗腦。應機，對方雖有此需要，也要應他的根機而說，才能稱心入理也。

因此乃為對他人有幫助、有好處，才稱為愛語。而不是光講些對方愛聽的話。因愛聽大部分乃為與其習氣相應爾！故聽得愈多，他就愈難以自拔。而講愈多，也就愈害人爾。當然愛語，還可分為世間法跟出世間法，但主要是從「有用」的觀點而說的。故忠言逆耳，如最後也能有益對方，也算是愛語哩！

「行利最勝者，謂不信者，能令入信，建立於信；不戒者以淨戒，慳者以施，惡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」行利，在大乘法中乃稱為利他。就經文來看，行利，主要是謂能成就信．解．行也。不信者讓他信，不戒者讓他戒，慳者轉施，惡智者成正智。故也是以成就修行，而稱為最勝利行也。

「同利最勝者，謂阿羅漢以阿羅漢，阿那含以阿那含，斯陀含以斯陀含，須陀洹以須陀洹，淨戒者以淨戒而授於彼。」故最勝同事者，乃謂共證解脫道爾！同利，在大乘法中乃稱為同事。於是乎同事，有人乃解釋為：跟他做一樣的事。若跟他做一樣的事，則是他度你，還是你度他呢？

總之，在原始佛教裡，皆掌握著「以法為中心」的前提而來攝受眾生。於是既以法為中心，當然就只能重質而不重量也。故如時機不成熟，不勉強說法。甚至若無觀機逗教的能耐，也不用急於一時。

總之，若能掌握以法為前提而來攝受眾生，便既不會偏差，也不會增加負擔也。

五力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力，何等為五？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彼信力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力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力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力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力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10 ~ p.311
如來十力

何等為如來十力？

如來處非處如實知。
如來於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業法受、因事報如實知。
如來於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染惡、清淨處淨如實知

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。

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。

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。

如來於一切至處道如實知。

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，從一生至百千生，從一劫至百千劫：我爾時於彼生，如是族，如是姓，如是名，如是食，如是苦樂覺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壽分齊；我於彼處死此處生，此處死彼處生，如是行、如是因，如是方，宿命所更，悉如實知。

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妙色、惡色，下色、上色，向於惡趣、向於善趣，隨業法受，悉如實知。此眾生身惡業成就，口、意惡業成就，謗毀賢聖，受邪見業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墮惡趣，生地獄中。此眾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業法受，彼因、彼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天上，悉如實知。

如來諸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身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如此十力，唯如來成就，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p.314 ~ p.317
這如來十力，當然是後期論師所歸納的；但這部分，我不詳細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是果證的成就，照著因地法門老實修去，自然水到渠成，講不講都一樣。反之，守株待兔、蹉跎時日，則唯畫餅而不能充饑也。

覺支相應

卅七道品於五根、五力後，乃是七覺支跟八聖道分。故〈覺支相應〉，即是指七覺支也。而在正修七覺支之前，乃必先消除五蓋。因五蓋者，就是指修行止觀的五種障礙。

如得先破除五蓋，才能成就七覺支也。我們先看五蓋的部分：

七覺支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退法，何等為五？謂貪欲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蓋，是則退法。若修習七覺支，多修習令增廣，是則不退法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，擇法覺支，精進覺支，猗覺支，喜覺支，定覺支，捨覺支，是名不退法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30
五蓋、七覺分之有食與無食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蓋、七覺分，有食、無食，我今當說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，如是五蓋依於食而立非不食。

貪欲蓋以何為食？謂觸相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貪欲令起，已起貪欲能令增廣，是名欲愛蓋之食。何等為瞋恚蓋食？謂障礙相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瞋恚蓋令起，已起瞋恚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瞋恚蓋食。何等為睡眠蓋食？有五法。何等為五？微弱，不樂，欠呿，多食，懈怠；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睡眠蓋令起，已起睡眠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睡眠蓋食。何等為掉悔蓋食？有四法。何等為四？謂親屬覺，人眾覺，天覺，本所經娛樂，覺自憶念，他人令憶念而生覺；於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掉、悔令起，已起掉、悔令其增廣，是名掉悔蓋食。何等為疑蓋食？有三世。何等為三？謂過去世，未來世，現在世。於過去世猶豫，未來世猶豫，現在世猶豫；於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疑蓋令起，已起疑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疑蓋食。

關於貪欲和瞋恚，前述已多。故在此主要解釋的是睡眠蓋：

「何等為睡眠蓋食？有五法：微弱，不樂，欠呿，多食，懈怠。」睡眠蓋，又稱為昏沈。「微弱，不樂，懈怠」是指道心不足，意願不強。「欠呿」或指勞務過度．生病。「多食」後，氣往下沈，頭部氣不足；或吃些不易消化的食物亦然。還有「氣脈不通」時，也容易昏沈與健忘也。
相信各位學禪坐到現在，也有一段時間了。故對禪坐用功的兩大障礙─昏沉跟掉舉，會有比較深的體認。首先說明昏沈的障礙：

「微弱，不樂，懈怠」是指道心不足，意願不強。如對禪坐沒有很強烈的動機，甚至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。這時，既志不具，則氣不足。若氣不足，則易昏沈也。

過去在農禪寺教禪坐時，常提醒行者：上座之前，當先發願。至於當發什麼願呢？如發欲成佛、度眾生的願。其實如何成佛？你也不知道！至於與這禪坐有何關連，也搞不清楚。則雖發了願，還是用不上的；故願不要發得太遠，以免不切實際。

比如農禪寺都教：數息有七個層次。於是我即可發願：於這支香中，我要達到第五層或第六層次。於是既有目標，我們就會很努力去用功。既現離目標還多遠，心很清楚。也心稍放逸，便很快警覺了。而不會有「微弱，不樂，懈怠」的狀況。「欠呿」，有時雖道心具足，目標確認。但勞務過度或生病，也會因氣血不順、氣血不足而有昏沉的現象。

「多食」後，因氣血都往消化系統去了，以便消化和吸收；所以頭部的氣血不足，便會有昏沉的現象。甚至吃些不易消化的食物也會這樣。

所以在瑜珈裡，對食物的選擇也是相當注重。然它不是注重營養的問題，而是注重食物是否易消化？甚至是否引發脈障？易消化，又不會引發脈障者，乃稱為悅性食物。反之，則稱為惰性食物。

其實，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都會產生一些脈障。所以在禪坐時，若脈障現行而氣不通，就容易昏沉。尤其以往頭部的脈為然。

故昏沉現象，也可視為「身體的需要」。比如既食物入胃，就得消化吸收；於是就可能引起昏沉。故等消化過後，就能改善也。至於脈障引起的昏沉，則得等坐久氣慢慢養足了，才能漸通而改善。至於要坐多久，才能改善呢？那就看個人的功夫以及脈障的程度而定了。

因於我對脈障不通而引起的昏沉現象，有比較深刻的體驗，所以我對正昏沉的人，不建議他放腿下坐。有人說：那就跪著吧！跪著，就會幫助你疏解脈障嗎？或說：就起來經行吧！經行也不能幫助你疏解脈障。

故我無偏方，只能教人繼續坐。坐到氣慢慢養足了，才能漸通而改善。這時就好像是大地回春般地慢慢清醒過來。但是這清醒過來，往往不是坐半小時、一小時，就能見效的。有的人打禪七，且要昏沈個三四天，才會清醒過來。所以，還看你有沒有這能耐，直坐到它清醒過來。

我們的身體，其實很精巧的。故既脈障現行，於是為了讓它加速通過，所以就把其他部位的氣血，抽調而集中在那不通的部位；所以頭腦因暫時氣不足而昏沉也。是以因脈障而產生的昏沉現象，乃屬當時身體的需要，故不必有太深的罪惡感。同理人生病時，何以會厭倦呢？事實上，我們並未虛弱到那個地步；故也是為了調動氣血以治病，才會產生那樣的感覺爾。

所以昏沉，雖不必有太深的罪惡感；但為了疏解它，卻也不是小坐個半個小時就能改善的。依我的經驗而言：坐不到兩小時，便是白坐的。因可能於坐半小時後，才開始昏沉。而昏沉個三、四十分鐘，才慢慢清醒過來。但清醒過來後，還不可馬上放腿下坐。因為這時脈雖稍微通些，卻非全通也。故如就放腿下坐，乃蠻可惜的！總得再坐個半小時、一個小時再下坐，才比較划算。

而下次再上坐，情況可能好一點，但也不可能就完全無障礙哩！如果是往頭部的氣脈不通而產生的昏沉現象；則於日常生活中，也會比較健忘。所以不必擔心：我怎麼越坐，越沒智慧呢？那是過程，待通過後大地回春，便又更鳥鳴花香也。以上是講睡眠蓋。

至次「掉悔」，乃為妄想多，心散亂，這部分各位已聽多了，所以不再煩述。至於「疑」者，或疑自己根器不佳，或疑方法不靈，皆無法安心練習也。

譬如身依於食而得長養非不食，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，依食長養非不食。何等為念覺分不食？為四念處不思惟，未起念覺分不起，已起念覺分令退，是名念覺分不食。何等為擇法覺分不食？謂於善法選擇，於不善法選擇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擇法覺分令不起，已起擇法覺分令退，是名擇法覺分不食。何等為精進覺分不食？謂四正斷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精進覺分令不起，已起精進覺分令退，是名精進覺分不食。何等為喜覺分不食？有喜、有喜處法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喜覺分不起，已起喜覺分令退，是名喜覺分不食。何等為猗覺分不食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，於彼不思惟，未生猗覺分不起，已生猗覺分令退，是名猗覺分不食。何等為定覺分不食？有四禪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定覺分不起，已起定覺分令退，是名定覺分不食。何等為捨覺分不食？有三界，謂斷界、無欲界、滅界。於彼不思惟，未起捨覺分不起，已起捨覺分令退，是名捨覺分不食。

何等為貪欲蓋不食？謂不淨觀，於彼思惟，未起貪欲蓋不起，已起貪欲蓋令斷，是名貪欲蓋不食。何等為瞋恚蓋不食？彼慈心，思惟，未生瞋恚蓋不起，已生瞋恚蓋令滅，是名瞋恚蓋不食。何等為睡眠蓋不食？彼明照，思惟，未生睡眠蓋不起，已生睡眠蓋令滅，是名睡眠蓋不食。何等為掉悔蓋不食？彼寂止，思惟，未生掉悔蓋不起，已生掉悔蓋令滅，是名掉悔蓋不食。何等為疑蓋不食？彼緣起法思惟，未生疑蓋不起，已生疑蓋令滅，是名疑蓋不食。

不食，即是「對治」之意。以緣起法對治疑蓋，然而緣起甚深，卻非一般人即能運用自如的。以下且略說：

如疑自己根器不佳：根器好不好，不是天生本然的；而是累生累劫所修練出來的。故根器好者，乃為過去世中早練習故。反之，根器不好者，乃為過去世中從未接觸故。於是若以根器不好，而不肯修；則來世必更差也。反之，若抱著「勤能補拙」的心態而精進不懈；必能漸入佳境也。

如疑方法不靈：在善知識所教的方法中，必既有法統的傳承，也有自己切身的體驗；所以不用胡亂懷疑也。

何等為念覺分食？謂四念處，思惟已，未生念覺分令起，已生念覺分轉生令增廣，是名念覺分食。何等為擇法覺分食？有擇善法，有擇不善法，彼思惟已，未生擇法覺分令起，已生擇法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擇法覺分食。何等為精進覺分食？彼四正斷，思惟，未生精進覺分令起，已生精進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精進覺分食。何等為喜覺分食？有喜、有喜處，彼思惟，未生喜覺分令起，已生喜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喜覺分食。何等為猗覺分食？有身猗息、心猗息，思惟，未生猗覺分令起，已生猗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猗覺分食。何等為定覺分食？謂有四禪，思惟，未生定覺分令生起，已生定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定覺分食。何等為捨覺分食？有三界。何等三？謂斷界，無欲界，滅界。彼思惟，未生捨覺分令起，已生捨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捨覺分食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40 ~ p.342
七覺支，就是從意願修止觀，直到最後成就的七個階段，乃稱為七覺支，或七覺分。

首先有念覺分，這裡乃以四念處為念覺分。然而若對照四如意足的次第，則念覺分乃跟「欲」相應。而欲，則是指我們對修止觀，要有強烈的動機和意願。

其次「擇法覺分」，既修止觀當要有方法才能練習。於是須用思考、抉擇，來確認所要入門的方法，這稱為擇法覺分。「精進覺分」：方法既確認後，便當一心一意地用功去。如心忘失了，要趕快將之抓回來，繼續安住在方法上用功。

「喜覺分」：如功夫用上了，因漸入佳境而得歡喜─初禪。「猗覺分」，因功夫用上而得身心之和諧與輕安─二禪、三禪。「定覺分」：入一心境界，即四禪也。

最後，何以稱為「捨覺分」？因就算入了四禪，那也還是凡夫禪、外道禪而已。故當進一步能捨身心、五蘊，捨我跟我所，這才能入滅盡定而出三界。因此，能證得捨覺分者，即能證得解脫道也。

修覺分之時或非時

「諸比丘！若爾時其心微劣，其心猶豫者，不應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，微劣猶豫，以此諸法增其微劣故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增以燋炭，云何比丘！非為增炭令火滅耶？」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微劣、猶豫，若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者，此則非時，增懈怠故。」

「若掉心起，若掉心、猶豫，爾時不應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起，掉心、猶豫，以此諸法，能令其增。譬如熾火，欲令其滅，足其乾薪，於意云何？豈不令火增熾燃耶？」比丘白佛；「如是，世尊！」佛告比丘：「如是掉心生，掉心、猶豫，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，增其掉心。」

「諸比丘！若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猶豫，是時應修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猶豫，以此諸法示教、照喜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足其乾薪，云何比丘！此火寧熾燃不？」比丘白佛：「如是世尊！」佛告比丘；「如是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猶豫，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，示教、照喜。若掉心生，掉心、猶豫，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生，掉心、猶豫，此等諸法，能令內住一心攝持。譬如燃火，欲令其滅，足其燋炭，彼火則滅。如是比丘！掉心生，掉心猶豫，修擇法覺分，精進、喜覺分，則非時；修猗、定、捨覺分，自此則非時。此等諸法，內住一心攝持。念覺分者，一切兼助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38 ~ p.339
這部經文字雖多，但重點卻不是很多。首先就止觀而言，七覺支前面的念覺分、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，乃比較偏重觀法。至於喜覺分、猗覺分、定覺分，則比較偏重止法。為何於七覺支中，反是先修觀後修止呢？因為佛法是以正見為首，而修止觀的，故先修觀以確立正見。以上是就大體的修行次第而言。

然在每次的禪坐，也可視情況而作調整。云何調整呢？如心力不足，或意願不高時，則應修觀法而非止法。因為再修止法，心力乃會越來越弱。反之，當妄想雜念，或覺受多時，則當修止法，而非觀法。因為若修觀法，心會動得更厲害。所以，經中雖用很多比喻，重點也只在：當辨別什麼時候當修止？什麼時候當修觀爾？

善知識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夾谷精舍。爾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時尊者阿難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如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時尊者阿難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莫作是言，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我為善知識故，有眾生於我所，取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如是擇法覺分，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。以是故當知，阿難！純一滿淨梵行清白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，非惡伴黨、非惡隨從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52 ~ p.353
善知識對我們的修行，有多重要呢？以下且分為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因善知識而有信願：有時候我們雖想度別人，但度不了他；因為他總覺得你這個人也沒好到那裡去。然另有些人一碰到善知識，善知識雖不動心、不開口，或只簡單地輕描淡寫；就願意跟他修學。所以有些人是因為碰上逆境了，才發心學佛。有些人卻因碰到善知識了，才發心學佛。

第二、因善知識而具正見：如果沒有正見，那在修行上根本不能落實。而一般人靠自己閉門造車，也未必能有正見。然若依止善知識，便能事半功倍地建立起正知見也。

第三、因善知識而得有效的修行方法。有了正見還不夠！我們還要有方法去實修。而方法若自己去抉擇，很容易落入「順習」的障礙中。然若依止善知識，便無此疑慮也。

第四、因善知識而能消除逆障、直進無違。一般人在修行的過程中，很容易逆障現行了而自己還不知道，這是最危險的。有時候雖知道了，但無法去對治消除。故我認為在修行的過程中，最需要善知識的便是這個階段。

因若無法去對治消除，就可能一直卡在那邊動彈不得。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其實已走偏了，猶不知道。而善知識一看，就知道偏向那邊？或者三言兩語，就把疑難雜症給解了。但善知識也非必每天跟他廝守在一起，才有保障。而是要經常保持連絡，尤其有什麼新的狀況，都應一五一十地回報，以方便他來鑑別、對治。

第五、如修行有成就了，也得靠善知識的印證而能確認成果。所以從開始具信願，到最後印證成果，其實都需要善知識的，因此稱之為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」也。

然而在這時代中，誰才是善知識呢？如果你不具道眼，其實也分不清楚。但若從正見去著手，且秉持著「依法不依人」的大原則，庶幾能無過也。

聖道分相應

如實知者，是則正見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諸惡不善法生，一切皆以無明為根本，無明集，無明生，無明起。所以者何？無明者無知，於善、不善法不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下法、上法，染污、不染污，分別、不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不如實知。不如實知故，起於邪見；起於邪見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

若諸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明為根本，明集，明生，明起。明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親近、不親近，卑法、勝法，穢污、白淨，有分別、無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，悉如實知。如實知者，是則正見；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正定起已，聖弟子得正解脫貪、恚、癡；貪、恚、癡解脫已，是聖弟子得正智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70
這經主要是講八正道，而八正道乃是從正見開始的。我們看經文第二段「若諸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明為根本，明集，明生，明起。明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親近、不親近，卑法、勝法，穢污、白淨，有分別、無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，悉如實知。如實知者，是則正見。」我覺得這樣講，還是太煩複了，且重點也不明朗。

事實上，就解脫道而言，如實知乃在於「如實知諸法緣起也」。但緣起的相變化是無窮無盡的，一個人不可能盡知緣起的諸法相。故大乘經典常曰「緣起甚深」。然就解脫道而言，未必得盡知緣起的變化相，才能解脫。而是得悟：因為緣起，所以諸法乃不出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的本質。故能悟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者，就是如實知，就是「明」也。

當然就菩薩道而言，若越能深入緣起的變化相，便既更能肯定諸法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也對如何度眾生能有更大的善巧方便。但就解脫道而言，重點是從緣起去覺悟：諸法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的共通性，便稱為正見。

所以看經文上有句話「緣起、非緣起，悉如實知。」諸法都是緣起的，沒有那個是非緣起的。故這裡所謂的非緣起，乃謂眾生有很多觀念是跟緣起不相應的。故非緣起者，唯邪知邪見也。

從正見而立志，即稱為正志。前既以悟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的共通性，為正見。現則以出離、內銷為正志；故一切外延、安住，皆非正志也。

用正見來抉擇生命的方向，這稱為正志。用正見來過生活，而表現在身口意三業中，即是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詳細的解說，待下面的經文才發揮，但大致是以正見為總綱。

能將正見落實在生活中後，才能進一步去調動心起念，以期能念念與法相應，而有正念、正定等。我之所以這麼講，乃為當今很多人修行，都是從修定入門的，不管數息、念佛、止觀都一樣。然而既正見不具，也生活上不能去面對處理。故常是將生活弄得一團糟後，才趕緊到禪堂避難去。而避難了幾天再出來，問題還都一樣。

因此，何謂「由戒生定」呢？戒，不是狹義的五戒、比丘戒而已！而是如何用正見來過生活，而表現在身口意三業中，這都是戒也。而能把我們的生活調理得比較如法，比較沒有煩惱了，便能得初步的安定。然後才能進一步去修更專精的禪定。

這種情況就像我們蓋房子，先建粗胚，再作細部裝潢一般。而不可能先作細部裝潢，再來建粗胚的。蓋房子的藍圖，即喻為正見。從藍圖而鳩工庀材，則喻為正志。建粗胚，乃喻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至於細部裝潢，才是正念正定也。

所以對八正道的修行次第，我個人覺得非常相應，因為它是從正見入手的，而有了正見，就能證初果也。未必要有很深的定力，才能證初果；但無正見者，即使有再深的定，也證不了初果也。

邪見譬如苦果種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；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何等為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？若邪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彼皆隨順，一切得不愛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惡見謂邪見，邪見者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譬如苦果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一切悉苦。

何等為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？若正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見謂正見，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。譬如甘蔗、稻、麥、蒲桃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彼一切味悉甜美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94 ~ p.395

「譬如苦果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一切悉苦。」這也是一種譬喻，意思是如一個人心存邪見，則他身口業所造作出來的，一定是苦果。當然這只是比喻，在農業技術上，是否能把苦瓜變成甜瓜？這我不太清楚，目前也許有辦法吧！

然而它所要闡述的道理，卻是很肯定的。甚至在我未學佛前，就已得到這樣的肯定：一個人一生的幸福安樂，其實是決定於他的觀念。故如觀念錯誤或偏邪，則即使賺再多的錢、娶再漂亮的妻子，他一樣不會快樂的。故人生最切要的事，既不是趕快成家立業，也不是趕快去工作討生活，而是得先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

然要使觀念正確，不是靠胡思亂想，靠守株待兔就有辦法正確的；而是要透過先聖先賢等智慧的教誨，才能有智慧的。於是我由此而研習中西哲學，然後再從中西哲學轉入佛法，而佛法最後乃匯歸於中觀思想。因此中觀思想，既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在，也成為出家修行的動力來源。

現代人都很忙，大學還沒畢業就急著去找工作。可是很多時候，他觀念上還是一頭霧水。等忙過一陣後，再來冷靜思考何去何從？大概就難回頭是岸了。

所以正見，不一定要講得多莊重；但至少正確、健康、平衡的人生觀，對我們來講就是非常切要了。因此現代人為何都很忙呢？因不能安心立命，故得靠窮忙，來消耗時光。

其次，若「苦果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果一切悉苦。」則眾生無明，便不能轉識成智矣！事實上，以修學佛法故，即能轉識成智也。否則學佛修行，便無意義了。

云何為正見，乃至正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等為正見？謂說有施，有說，有齋；有善行，有惡行，有善惡行果報；有此世，有他世；有父母，有眾生生；有阿羅漢善到、善向，有此世、他世，自知作證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何等為正志？謂出要志，無恚志，不害志。何等為正語？謂離妄語，離兩舌，離惡口，離綺語。何等為正業？謂離殺、盜、淫。何等為正命？謂如法求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非不如法。何等為正方便？謂欲精進，方便出離，勤競堪能，常行不退。何等為正念？謂念、隨順念，不妄不虛。何等為正定？謂住心不亂，堅固攝持，寂止、三昧、一心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89 ~ p.390
關於「正見」的部分，剛才已說過了。「正志」大致也講到了。一般眾生從「常樂我淨」的偏執而立的志，乃非正志。故得從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的覺悟，而重新抉擇生命的目標，這才稱為正志。所以，經中乃以「出要志，無恚志，不害志」為正志。簡單講，從外延的習性而求有所得者，皆非正志。從內銷而完成出離者，才是正志也。

「何等為正方便？謂欲精進，方便出離，勤競堪能，常行不退。」故正方便，其實就是修觀的方法。然在修觀之前，首先要有修行的欲望或動機。其次要選定方法。待方法確認後，才能勤加練習。而練習後，乃能漸消盡貪瞋慢疑等妄念，而與正念相應也。若正念能持續不斷，即成正定矣！且待下一部經，會有更詳細的說明。

正見有二種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正見者，何等為正見？」佛告婆羅門；「正見有二種：有正見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。有正見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見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謂正見有施，有說，有齋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何等為正見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，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，於法選擇、分別、求覺、巧便、黠慧、觀察，是名正見。」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96
這部經乃謂：正見有兩種，一是世間正見，一是出世間正見。至於何為世間正見？「謂正見有施，有說，有齋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我認為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這句話是有問題的。何以有問題呢？且看另一部經所寫的：

何等為正見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？若彼見有施，有說，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，不受後有，是名世間正見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390
世間正見：肯定因果，而有人天乘。

出世正見：肯定無我，而有解脫乘。

所謂世間正見，只是從人天善法上相信：善因有善果、惡因有惡果，且相信世間有凡夫、有聖人。是相信，而不是自己已證得「不受後有」了。如已證得不受後有，便是出世間，而非世間也。所以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，應是「乃至相信：世間有已證得不受後有的聖人」之意。

從肯定因果，而肯定世間有凡、有聖，這在佛法中即是人天乘也。因此更有「施、齋」等善行。故從肯定因果，而勸善斷惡者，便稱為世間正見。

其次，出世間正見呢？從肯定無我，而趨向解脫道也。因果跟無我，其實不衝突。為若從「因果」中，更進一步去分析探究，便能確認其唯無我也。所以世間正見跟出世間正見，基本上只是層次的差別，而非相異的兩端。

既正見有兩種，那緊接著的正志、正語、正業，直到正念、正定，不都也應有兩種嗎？所以我們繼續看：

世間正志：發增上心，而趨善避惡。

出世正志：發出離心，而逆生死道。

世間的正志，乃是從人天乘的知見而發增上心。努力地趨善避惡，好求更好，多求更多。既要賺更多的錢，也要行更多的善，這便是世間正志。一般而言，多數的宗教也都是勸善避惡的，故只能成就世間的正志爾！

至於出世間的正志，就是要發出離心，要了生死苦，這才稱為正志。故一是順生死流，一是逆生死流。世間的正志，雖發的是善心，然還止於順生死流而已。至於出世間的正志，才能逆生死流而向解脫道也。

世間正語：離「妄語．兩舌．惡口．綺語」。

出世正語：非法不說，語言道斷。

離「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」，才是世間正語。我想這不需再解說了。至於出世正語，就是非法不說。合法的才說，非法的不說，一切乃以法為依歸，而來評定是正語、非正語？

如說到更高境界，相信各位已看過《維摩詰經》，其中有文殊菩薩跟維摩詰論何謂不二法門？時維摩詰乃默然無言。故言語道斷，才是出世間正語也。

世間正業：離殺、盜、淫。

出世正業：心行處滅；以「不務」為「正業」。
離殺、盜、淫等之業，就稱為世間正業。至於心行處滅，才稱為出世間正業。所以在中國有句話很有趣─不務正業。不務正業本是罵人的話，但我們若從解脫道的觀點來意會，卻別有天地。何為正業呢？以「不務」為「正業」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有心去做，或作意而為者，乃都是造業。而造業就解脫道而言，即非正業也。故無心、不作意，才能不造業。有心、作意，稱為務；無心、不作意，才能不務。所以必「不務」才為「正業」也。

而無心、不作意，即是心行處滅也。故曰：以心行處滅，為出世間正業。所以既可說：有業即非正業。亦可說：若心無所執，則一切都是正業。

世間正命：如法求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；有正當的職業。

以法得供養，而非下口食．仰口食．方口食．維口食。

出世正命：無我即無命，不貪生怕死。

世間正命，是如法去求得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湯藥等資生所需品。所以有人乃曰：正命，就是有正當的職業。然就佛法而言，還得非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等行業，才能稱之為正命。這是就在家居士而言。

如就出家眾而言，以法得供養，不管以自修或弘法，而得到飲食、衣服等供養，才稱為正命。因此經典上所謂的四口食─下口食、仰口食、方口食、維口食，即非正命也。所以仰看星相，為人占卜吉凶禍福等，乃非正命。然即使是以法得供養，還只能算是世間的正命。

何為出世間正命？無我即無命。所以，如一個人還貪生怕死，即非正命也。若於如法得供養的當下，還貪生怕死，乃非正命也。故得從覺悟無我、修證無我，才能有出世間正命。於是有沒有供養，便都不是問題了。

世間精進：以外延為主。

出世精進：以內銷為主。

精進，也就是正方便。若以有所得為方便而精進努力者，就是世間精進。譬如蓋房子，很努力去蓋，便是精進。或想學某種技術學問，故努力去學，也是世間精進。簡言之，以外延、有所得為目標而精進努力者，都是世間精進。

至於出世間精進，乃是以內銷為目標。內銷什麼？內銷我執、貪瞋慢疑等，才稱為出世間精進。因此以外延和安住為取向的止觀法門，便還是世間精進而已！

世間正念：不離當下的方法。

出世正念：與無我、出離相應，才是正念。
世間正念：廣義來講，跟世間正見相應的一切念，都稱為世間正念。故這範疇當就很廣了。但如就修行止觀而言，當下的方法才是正念。比如若修的是數息法，則離開數字的一切覺受和境界，便都是妄念。同理，若修的是念佛法門，則離開佛號，便是妄念。故你不必問：若阿彌陀佛來了，要不要跟祂去？因你在分辨是否阿彌陀佛真的來了？或在考慮是否跟祂去時，其實已非正念了。因此要分辨是佛？是魔？其實很簡單。若離開當下的方法，則一切都魔。而不必再去分辨這覺受是好？是壞？這覺受從何而來？

然有方法可用，還是世間正念，而不是出世間正念。何謂出世間正念？與無我、出離相應，才是正念。故四念處，也是正念也。

世間正定：住於一心─四禪。

出世正定：無所住心─滅盡定。

能夠用方法，用到最後進入一心境界，這即稱為世間正定。世間正定，大致是以四禪為四標。至於出世間正定，必心無所住，才是出世間正定。以心無所住故，一切境界對他都無所謂。故心無所住，其實也就是滅盡定的意思。

今天我們多花點時間，將世間的八正道跟出世間的八正道，說明清楚。以免在論說八正道時，常將兩者混為一談。或說四禪為正定，或說四念處為正念。真是愈搞愈不清楚哩！今天將之說明白了，這樣你一看就能斷定：這是世間的，還是出世間的？

學相應

三學具足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學，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若比丘住於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則生怖畏，受持學戒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，集、滅、道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增上慧學。」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三學具足者，是比丘正行，增上戒心慧，三法勤精進。
勇猛堅固城，常守護諸根，如晝如其夜，如夜亦如晝，
如前如其後，如後亦如前，如上如其下，如下亦如上。
無量諸三昧，映一切諸方，是說為覺跡，第一清涼集。
捨離無明諍，其心善解脫，我為世間覺，明行悉具足。
正念不忘住，其心得解脫，身壞而命終，如燈盡火滅。」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31 ~ p.432
這是說在佛法修行的架構中，還可有另一種歸納方式，即「戒定慧」三學也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意學，就是心學，而心學就是定學也。關於慧學，前述已多，故以下乃偏就戒學而發揮，看下面的〈學戒多福利〉。

 學戒多福利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學戒多福利，住智慧為上，解脫堅固，念為增上。若比丘學戒福利，智慧為上，解脫堅固，念增上已，令三學滿足。

諸比丘！何等為學戒隨福利？謂大師為諸聲聞制戒：所謂攝僧，極攝僧，不信者信，信者增其信，調伏惡人，慚愧者得樂住，現法防護有漏，未來得正對治，令梵行久住。如是學戒者行堅固戒，恆戒，常行戒，受持學戒，是名比丘戒福利。

何等智慧為上？謂大師為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若安慰，若安樂，若安慰安樂。如是於彼彼法、彼彼處，智慧觀察，是名比丘智慧為上。

何等為解脫堅固？謂大師為諸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安慰安樂。如是說彼彼法，如是彼處得解脫樂，是名比丘堅固解脫。

何等為比丘念增上？未滿足戒身者，專心繫念安住；未觀察者，於彼彼處智慧繫念安住；已觀察者，於彼彼處重念安住；未觸法者，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；已觸法者，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，是名比丘正念增上。」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戒隨福利，專思三昧禪，智慧為最上，

現生最後邊，牟尼持後邊，降魔度彼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    
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38 ~ p.440

這部經主要是說：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制戒？共計九個原因。然歸納後不出兩個重點：一是為個人的解脫，二是為教團能夠長久住世。佛法如果不成為教團，則所說的法便很容易就散掉了。而有了教團，便能鞏固長久。這就像現代企業一般，憑個人單打獨鬥，力量是很有限的。但若透過組織，則力量便能浩瀚無比也。

於是既形成組織，一定要有規章，才能有效運作的。因此廣義的戒律，並不只是規範個人的行為，也包括制定團體的規章、制度。因此釋迦牟尼佛，乃應因緣所需而制戒也。

廣義的律，乃包括：犍度及行儀。犍度是指團體的規約及互動關係。

而行儀，乃有止持及作持。

而止持中，又可分：性戒．遮戒．避嫌疑戒．順風俗戒。

故廣義的戒律，乃包括犍度及行儀。何謂犍度？乃指團體的規約及彼此互動的倫理。故有衣食住行，該怎麼處理的規章。也有什麼程度者，得為人師。什麼人不應剃度等規定。

其次，行儀又包括：止持和作持。止持是不可以做的，而作持是應該做的。這就像我們生病時去看醫生，醫生既為你開藥方，也警告你當有什麼禁忌。故開藥方，即是作持，當服用者；警告你有什麼禁忌，即是止持，不可犯者。

所以戒律的範疇，其實非常廣泛，我們不要老以為五戒、八戒等，才是戒律。譬如用電腦，其實就包含著很多戒律：要怎麼開機、關機，要怎麼開檔、存檔。都是有規矩，而馬虎不得的。否則或馬上當機，或資料便不見了。所以我們都乖乖地謹守規矩，甚至還不覺得受約束哩！

但對佛教的戒律，很多人便以為是外鑠的，是增加束縛的，其實非也。因為戒律的授與守，乃依因果而論。為了完成某種目標，必配合因果的關係，而有當做與不當做的，這就是戒律的基本原則。用前述看病與用電腦的例子作比喻，便很清楚了。

所以如你不要這個果，你可以不遵守戒律─如你不想活了，盡可將醫生的話當耳邊風。反之，若欲達到預期的目標，你是不可能不守戒律也─若希望病趕快好，也只能良藥苦口了。所以戒，不是為佛規定，故我不得不遵守；而是為了完成自度度人的目標，而不得不奉行也。

因此廣義的戒，乃有止持和作持。而止持中，又可分為：一、性戒：乃是本就不可做的，如殺盜淫妄等。故性戒，是共世間的道德規範。二、遮戒：雖本身未必是過，但為了防患可能的過錯，而守的戒也。譬如飲酒戒，即是遮戒。因若飲酒，怕失去理智而犯性戒，所以制不得飲酒戒。

三、避嫌疑戒：比如一對男女在房間內共夜，雖沒有人知道他們曾作什麼？但別人總覺得有嫌疑。於是為避免他人的譏嫌，而當守的戒也。

四、順風俗戒：這是我歸納的。因為每個地方、每個民族裡，都有他們一向的風俗習慣。於是為了順應當地的風俗習慣，就得遵行某些行為規範。所以，這些戒律如移到別的地方、別的民族，就沒什麼意義。

比如當時印度，把一切植物稱為「鬼神村」。因為他們認為既植物也有生命，且還有很多非人寄居著。所以在佛教戒律中，也是嚴格禁止砍伐樹木的。但這樣的觀念卻不存在於中國，所以百丈大師建叢林時，便既伐樹，也下田。

時至今日，觀念、行為和風俗習慣，乃與佛陀當時差異更大！於是當如何抉擇取捨？便須有更大的智慧才行。故法與律為一體的兩面。是以單論法而無戒行，則理不能落實。光執律而昧理法，則易固執不通也。

所謂法者，上與解脫道相應，下與器世間無礙。

何謂法？上與解脫道相應。云何與解脫道相應呢？不起我執與法執。下與器世間無礙，如能去除我執與法執，便能跟世間、跟眾生，達成更大的和諧與安樂。

故很多人不瞭解戒律的真精神，便很容易在堅持戒相中，與人對立、衝突，而製造出更多的煩惱來。而在堅持戒相的當下，既我執在，也法執在。所以表面上似守戒嚴謹，其實正犯戒哩！因戒律的真精神，乃在於降伏我慢及貪瞋痴也。而在堅持戒相的當下，其實已是我執跟貪瞋痴矣！所以此間如何拿捏？不是光專研《律典》就能明白的。因如於修證上沒有較深入的體會，則我執與法執還橫梗如山，便不可能拿捏得恰到好處也。

如以「日中一食」為例：佛何以制此戒呢？主要為戒「貪吃」爾。其次也是為適應印度當時的托缽生活，因既不方便一大早就跑到居士家托缽，更不方便於天黑後還到處乞食。尤其當時的僧眾，每天禪坐用功的時間都很長，因此一天吃一頓也就夠了。於是當什麼時候吃，最方便呢？當然是在中午前後。所以重點不在日中，而在於一天吃一頓就夠了。

現代人把「日中」定義為中午十二點。其實在那個時代因沒有鐘錶，所以時間無法像現代這麼精準；事實上，也不需要這麼精準。故以一定要在中午十二點以前用畢飲食，是為守「日中一食」戒，根本是錯解律義。

也有人認為：在中午十二點以前，不管怎麼吃，都不犯戒。然何謂「一食」呢？即結過齋後，即不能再吃了。故為不能掌握戒法的真精神，使持戒持得自己很煩惱，別人也罣礙；還自以為清淨哩！

同理，再看「不持金銀戒」，今天我要守此戒也可以啊！經常帶個侍者，陪著我上山、下海，錢都是他付！但帳都我在管。各位覺得這清淨嗎？不清淨！因手雖能不碰錢，心中卻不能不為錢操心啊！

所以要掌握戒法的真精神：上與解脫道相應，下與器世間無礙。才能身心清淨，而向解脫也。

譬如田夫，隨時善作三種田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田夫，有三種作田，隨時善作。何等為三？謂彼田夫隨時耕磨，隨時溉灌，隨時下種。彼田夫隨時耕磨、溉灌、下種已，不作是念：欲令今日生長，今日果實，今日成熟，若明日、後日也。諸比丘！然彼種子已入地中，則自隨時生長，果實成熟。如是比丘於此三學，隨時善學，謂善戒學，善意學，善慧學已，不作是念：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若明日，若後日。然彼已隨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已，隨彼時節，自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

譬如比丘！伏雞生卵，若十乃至十二，隨時消息冷暖愛護。彼伏雞不作是念：我今日，若明日、後日，當以口啄，若以爪刮，令其兒安隱得生。然其伏雞善伏其子，愛護隨時，其子自然安隱得生。如是比丘！善學三學，隨其時節，自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40 ~ p.441
三種田，乃戒定慧三學。然可能只問耕耘，而不問收穫嗎？其實，既耕耘是為了收穫；那能只問耕耘，而不問收穫呢？

其次，耕耘技術的好壞，也關係著收穫的多少。故不只當耕耘，並且要專精於耕耘的技術，才能有好收穫也。

安那般那相應

說法因緣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金剛聚落，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。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，讚歎不淨觀言：「諸比丘！修不淨觀、多修習者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」時諸比丘修不淨觀已，極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繩自絞，投巖自殺，或令餘比丘殺。有異比丘，極生厭患惡露不淨，至鹿林梵志子所，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賢首！汝能殺我者，衣、缽屬汝。」時鹿林梵志子，即殺彼比丘，持刀至跋求摩河邊洗刀。

時有魔天，住於空中，讚鹿林梵志子言：「善哉！賢首！汝得無量功德，能令諸沙門釋子持戒有德者，未度者度，末脫者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；諸長利衣缽雜物，悉皆屬汝。」時鹿林梵志子，聞讚歎已，增惡邪見，作是念：我今真實大作福德，令沙門釋子持戒功德者，未度者度，未脫者脫，末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；衣缽雜物，悉皆屬我。於是手執利刀，循諸房舍，諸經行處，別房、禪房，見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何等沙門持戒有德，未度者我能令度，未脫者令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令得涅槃。」時有諸比丘厭患身者，皆出房舍，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我未得度，汝當度我！我未得脫，汝當脫我！我未得穌息，汝當令我得穌息！我未得涅槃，汝當令我得涅槃！」時鹿林梵志子，即以利刀殺彼比丘，次第乃至殺六十人。

爾時世尊至十五日說戒時，於眾僧前坐。告尊者阿難：「何因、何緣，諸比丘轉少、轉減、轉盡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為諸比丘說修不淨觀，讚歎不淨觀，諸比丘修不淨觀已，極厭患身，廣說乃至殺六十比丘。世尊！以是因緣故，令諸比丘轉少、轉減、轉盡。唯願世尊，更說餘法，令諸比丘聞已，勤修智慧，樂受正法，樂住正法！」佛告阿難：「是故我今次第說住微細住，隨順開覺。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，速令休息，如天大雨，起、未起塵，能令休息。阿難！何等為微細住？謂安那般那念住。」阿難白佛：「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住？」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如前廣說，乃至如滅出息念而學。」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19 ~ p.421
這部經是說佛陀初教授「安那般那」法門的因緣。但我認為：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既「時鹿林梵志子，即以利刀殺彼比丘，次第乃至殺六十人。」是不可能的；也佛陀得待十五日說戒時，才知道有這回事，是不可能的！

我覺得這部經根本就是偽經。為什麼呢？第一、我相信佛陀教不淨觀，不會教到每個人都厭世到要去自殺的地步。當今也有南傳比丘在修不淨觀，又有幾個修到想自殺呢？第二、在同精舍裡，已經有六十位比丘死掉了，佛陀竟還不知道。且到說戒日，才裝聾作啞地問東問西，這不是太混了嗎？以前只要有人在作無益的戲論，祂用天耳一聽，馬上去教訓一頓；而這次竟這麼差勁，已死了六十餘人，都還不知道。

其次，「安那般那」以調呼吸為方便而修定，是當時印度宗教共通的修行法門，根本不用釋迦牟尼佛再來特別教授。目犍連、舍利弗初為外道門徒時，可能就已修得很純熟了，何需要佛陀再來特別叮嚀教授？更不需要等死了六十餘人後，再來教授。

尤其我們看最後一段─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如前廣說。」這「如前廣說」，即是謂「安那般那」不是今日初說的，而是以前就講過也。如是最初說的，佛陀一定要把「云何修安那般那？」講得清楚明白，而不可能只用「如前廣說」就了事的。

所以這部經實在犯了很重大的過失：為了強調安那般那有多殊勝，而不惜用死了六十餘人的情節來襯托它，可是這麼一襯托，也把佛陀的形象給搗爛了。

我已再三說到：佛陀最初說法，應以內銷為主，而非修定。因為最初的外道弟子，基本上修定的功夫都已不錯了，故不需要再教修定。而後來因有些弟子定功不行，才需要再教修定法門；因此才有更教授安那般那的因緣。

五法修安那般那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法多所饒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何等為五？住於淨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具足，於微細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第一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復次，比丘！少欲、少事、少務，是名二法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第三、飲食知量，多少得中，不為飲食起求欲想，精勤思惟。第四、初夜後夜，不著睡眠，精勤思惟。第五、空閑林中，離諸憒鬧。是名五法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12
如前所說：一個人要修定，必把生活的部分先調理好，才能安心入坐。所以「從戒生定」的戒，乃是指廣義地將生活，調理得妥當安樂，才能進一步去修習禪定也。

故如何才能讓生活穩定安樂呢？當「少欲、少事、少務」很多人都很忙，然忙到什麼時候，才能忙完呢？除非你放得下，否則永遠忙不完。因此，能少欲知足，便是修定條件之二也。

「第三、飲食知量，多少得中，不為飲食起求欲想，精勤思惟。第四、初夜後夜，不著睡眠，精勤思惟。第五、空閑林中，離諸憒鬧。是名五法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」這都是在修習安那般那前，當先具備的條件。

於天台《小止觀》中說「欲修止觀者，要先外具五緣。：1.持戒清淨。2.衣食具足。3.得閒居靜處。4.息諸緣務。5.近善知識。」如將經文所列的五個條件，對照於《天台小止觀》所講的，則相當類似。持戒清淨與經文，大致類似。衣食具足與經文的飲食知量，乃差不多。得閒居靜處，與「離諸憒鬧」同意也。息諸緣務與少欲、少務可比擬。近善知識者，還分教授善知識及同參善知識也。

修習安那般那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修習安那般那念，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者，得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

何等為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？是比丘，若依聚落、城邑止住，晨朝著衣持缽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善繫心住。乞食已，還住處，舉衣缽，洗足已。或入林中、閑房、樹下，或空露地，端身正坐，繫念面前，斷世貪愛，離欲清淨；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斷，度諸疑惑，於諸善法心得決定。遠離五蓋煩惱，於心令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趣涅槃。

念於內息，繫念善學；念於外息，繫念善學。息長，息短。覺知一切身入息，於一切身入息善學。覺知一切身出息，於一切身出息善學。覺知一切身行息入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學。覺知一切身行息出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學。

覺知喜、覺知樂，覺知心行；覺知心行息入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入息善學；覺知心行息出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出息善學。

覺知心、覺知心悅、覺知心定；覺知心解脫入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入息善學；覺知心解脫出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出息善學。

觀察無常、觀察斷、觀察無欲，觀察滅入息，於觀察滅入息善學；觀察滅出息，於觀察滅出息善學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止息，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12 ~ p.413
「安那般那」其實就是《小止觀》中的隨息，而不是數息。是看著呼吸的變化，而不去數數字。然隨息還可分為：一、隨外息：只注意鼻端，而看著呼吸的進出變化，這是比較粗淺的。二、隨內息：氣從鼻端吸進去之後，注意力就跟著它走，氣到那裡，注意力就跟到那裡。於是有些部位會覺得冷，有些部位會覺得熱，有些部位乃比較悶脹，有些部位乃比較舒暢。氣在全身的途徑和覺受，都能清楚地觀照，乃稱為安那般那。故不只是隨外息，而且也隨內息也。

至於何謂「隨」呢？就是默照而已！只是看著它，而不可導引它往東往西，也不預期著下面會有什麼變化？只是作個旁觀者而已。大致而言，數息法較緊，故妄念也較少。而隨息法較鬆，雖有一點妄念，但也不會太多。

但如止於「隨息」而已，那僅是共外道法，而不是佛法。要從隨息中，更進一步能「觀相見性」才是佛法。見何等性？見無常性、無我性。以見性故，而能放下出離，故相應於解脫道。故「十六特勝」之末曰：無常．離欲．滅盡．解脫。這才是佛法的特勝處也。

如來二月，以安那般那坐禪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欲二月坐禪，諸比丘勿復往來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。」爾時世尊作是語已，即二月坐禪，無一比丘敢往來者，唯除送食及布薩時。

爾時世尊坐禪，二月過已，從禪覺，於比丘僧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若諸外道出家來問汝等：沙門瞿曇於二月中，云何坐禪？汝應答言：如來二月，以安那般那念坐禪思惟住。所以者何？我於此二月，念安那般那多住思惟：入息時念入息如實知；出息時念出息如實知；若長、若短，一切身覺入息念如實知，一切身覺出息念如實知。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實知，乃至滅出息念如實知。我悉知已，我時作是念：此則粗思惟住。

我今於此思惟止息已，當更修餘微細修住而住。爾時我息止粗思惟已，即更入微細思惟，多住而住。時有三天子，極上妙色，過夜來至我所。一天子作是言：沙門瞿曇時到。復有一天子言：此非時到，是時向至。第三天子言：非為時到，亦非時向至，此則修住，是阿羅訶寂滅耳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正說聖住，天住，梵住，學住，無學住，如來住，學人所不得當得，不到當到，不證當證，無學人現法樂住者，謂安那般那念，此則正說。所以者何？安那般那念者，是聖住，天住，梵住，乃至無學現法樂住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18
這部經是說：有一次佛陀告訴徒眾，祂要於兩個月內專心坐禪。而於這兩個月內，竟修什麼法門呢？乃安那般那也。

如來於二月中，以安那般那而坐禪。雖能「更修餘微細住」，但本質上卻還是外道法爾！因此，這部經典也是有問題的。因為它說：如來於兩個月間，修來修去，都是在修外道禪爾。然後再以三天子的論說作證，真是愈說，愈南轅北轍矣！

所以這部經，其實也一樣，為強調安那般那的殊勝，乃不惜貶世尊只會修外道法爾，且還自謂「安那般那念者，是聖住，天住，梵住，乃至無學現法樂住。」不是自打嘴巴嗎？

因此，作為一個正知正信的佛教徒，要有自己的見地，要能自己作判斷，因為既不見得每部經典都是佛說的，也佛說的有「應時、應機」之異也。

從安那般那，精修四念處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金毘羅聚落金毘林中。爾時世尊告尊者金毘羅：「我今當說精勤修習四念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爾時尊者金毘羅，默然住。如是再三。爾時尊者阿難語尊者金毘羅：「今大師告汝！」如是三說。尊者金毘羅語尊者阿難：「我已知，尊者阿難！我已知，尊者瞿曇！」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時，唯願為諸比丘，說精勤修四念處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入息念時，如入息學；乃至滅出息時，如滅出息學。爾時聖弟子身身觀念住，身身觀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內思惟。」佛告阿難：「譬如有人乘車輿從東方顛沛而來。當於爾時，踐蹈諸土堆壟不！」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念入息時，如入息念學，如是乃至善內思惟。若爾時聖弟子覺知喜，乃至覺知意行息學，聖弟子受受觀念住。聖弟子受受觀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內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車輿從南方顛沛而來，云何阿難！當踐蹈土堆壟不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聖弟子覺知心：欣悅心、定心、解脫心入息，如解脫心入息學；解脫心出息，如解脫心出息學，爾時聖弟子心心觀念住。如是聖弟子心心觀念住已，知善內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車輿從西方來，彼當踐蹈土堆壟不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聖弟子善於身、受、心念住，貪憂滅捨，爾時聖弟子法法觀念住。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已，知善內思惟。阿難！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壟，有人乘車輿從北方顛沛而來，當踐蹈土堆壟不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。阿難！是名比丘精勤方便，修四念處。」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24 ~ p.425
這部經文字雖長，但也未將「如何從安那般那，進修四念處？」說得很清楚。然過去我曾講過：云何從內觀到四念處，一直到參禪法門。而安那般那者，其實可對應於我說的內觀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乃內觀於呼吸的變化及身體的覺受。故在隨息當下，即可內觀也。

云何從安那般那，精修四念處？

1.在脈障中，觀身不淨。

2.在諸覺受中，總是苦多樂少─禪悅為食的時光，總是如白駒過隙。

3.從妄想紛飛中，見心之無常。

4.妄想是誰打的呢？無我也！故妄想愈多愈亂，正昭示其「無我」也。反之，作意去壓抑．排除妄想，這倒是「有我」了！

至於云何從安那般那，而進修四念處呢？

首先講觀身不淨：相信各位自禪坐以來，對這身體有多惱人，都會有切身的感受。夏天一上座就開始流汗，然流汗還是小事。過一段時間後，就這邊痠，那邊痛。尤其我個人對氣脈比較敏感，於是今天覺得這邊悶悶的，明天那邊又覺得刺刺的，後天又有新狀況。這身體的問題，為何老是層出不窮呢？所以在種種脈障顯現的過程中，我們更能體會：這身體是不淨的、是負擔的。因如果沒有這些雜七雜八的障礙，我們禪坐也許很快就能輕安，甚至入定的。因此在身體搞怪、橫逆時，不必起瞋心，要很快地迴向於觀身不淨。

其次，觀受是苦：很多人都想，禪坐時能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。但實際上呢？你坐一百小時，也未必有一小時能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。就算偶然讓你嚐到甜頭，卻總像白駒過隙，很快地又消失了。所以對大部分的人來講，總是辛苦的時間多，禪悅的時間少。所以觀受是苦，於禪坐時是最現成的。

第三、觀心無常：於禪坐時，教它不要妄想，但妄想還是如泉水，一直湧出來。所以在剪不斷、理還亂的困境中，自能體解於觀心無常也。

最後觀法無我：這更簡單。那請問：妄想是誰打的？你說是我打的。然如果是我打的，何以叫它不打，它仍不斷地打來打去呢？故打得越多，乃越證明諸法無我也。

所以你儘管讓它打妄想沒關係，但要確認「那不是我打的」，就跟我沒關係。故在拼命壓抑叫它不要想的當下，你還是有我，而非無我也。也許那一天來試試：許它亂打妄想沒關係，看它能打到什麼地步？有時候它反而不想了！為什麼呢？既不給它加料，這火還燒得起來嗎？

所以在妄想紛飛的時候，不必痛苦，不必恨修行不得力。這時最好的處理方式，就是「觀法無我」，直跳出來也。

因此，從內觀安那般那可直接相應於四念處也，也跟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的理，能直接契合也。故不會轉時，山窮水盡疑無路；待轉後，卻柳暗花明又一村矣！

不壞淨相應

一個學佛的人，首先必須對「佛、法、僧、戒」具足信心，這稱為四不壞淨。故四不壞淨者，乃是學佛向道之啟點也。

解脫三惡道之苦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王雖復七寶具足，成就人中四種神力，王四天下；身壞命終，生於天上；然猶未斷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轉輪王不得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不成就故。

多聞聖弟子，持糞掃衣，家家乞食，草蓐臥具；而彼多聞聖弟子，解脫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多聞聖弟子，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51
經文的意思是：轉輪聖王雖擁有四神力，可王四天下，但因不能於佛、法、僧、戒得不壞淨，所以還可能墮落三惡道。而一個佛弟子即使家家乞食，穿的是糞掃衣；但因有四不壞淨，所以猶可解脫三惡道之苦。

然到底要信到什麼地步，才能稱為「四不壞淨」呢？這還是個大問題。如只對佛法有興趣，甚至已皈依三寶了，應離「四不壞淨」還蠻遠的。但對一般的信行人而言，便不會論究得這麼清楚。

這情況就像在中國佛教中，常說「一子出家，九族生天」。我想各位都聽過了。但我老實跟你講，不要說一子出家，就算一子成道，也九族不一定能生天。

如釋迦牟尼佛已成道了，祂的九族是否都生天呢？至少祂的堂弟─提婆達多沒有生天，而是下地獄去了。所以關鍵乃在於：祂成道後，能不能以說法來度化族人修行。而個人修多少，算多少！在原始佛法裡，不奢言他力法門，說佛能庇蔭你生天，或佛能加持你福德等。都是個人修，個人了也。

但「信行人」，卻是成就「法行人」的前方便。因如連信都不具足，則根本就不會來親近三寶，更何況多聞薰習呢？因此信行人雖不究竟，但也是必須有的前方便。因此，為了讓這前方便更具吸引力，而有下面〈於天上得十種法〉的說詞。

於天上得十種法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善調象師離車，名曰難陀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世尊告離車難陀言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，欲求壽命，即得壽命；求好色，力，樂，辯，自在即得。何等為四？謂佛不壞淨成就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

我見是聖弟子，於此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於天上得十種法。何等為十？得天壽，天色，天名稱，天樂，天自在，天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。若聖弟子於天上命終，來生人中者，我見彼十事具足。何等為十？人間壽命，人好色，名稱，樂，自在，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。我說彼多聞聖弟子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欲，不從他聞，不取他意，不因他思，我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。」

爾時難陀有從者白難陀言：「浴時已到，今可去矣。」難陀答言：「我今不須人間澡浴，我今於此勝妙法以自沐浴，所謂於世尊所得清淨信樂。」爾時離車調象師難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50
其實不管天上或人間的十種特勝，各位聽聽也都知道：乃不與解脫道相應也。因為真解脫道，既不往天上去，也不到人間來，更不稀罕那十種特勝；而唯求「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」爾！

但對信行人而言，卻有「與我心有戚戚焉」之感動；故信行人，其實是「貪行人」也。於是既因地不真，豈不果成迂曲呢？因此似信，卻非正信也。除非能從信行的基礎而多聞薰習，以至具足正見。待具足正見後，才能使信心真正落實。

無恚為上諸天之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增其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：如是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。彼如是念如來事已，則斷惡貪，及斷心惡不善過。念如來故，心生隨喜，心隨喜已則歡悅，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如是法，僧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61
前部經只說：以四不壞淨是能不下三惡道。而此經更說：「無恚」為上天之道。於是各位是否注意到：於大乘佛法中，常強調「慈悲」和「慈悲喜捨，四無量心」。然既「無恚」為上天之道，而慈悲又與「無恚」正對應；那慈悲和四無量心，便也是上天之道爾！

慈悲何以淪落為上天之道呢？這主要在於：如從證得無我，而自然引發的慈悲，才能稱為大悲也。而這大悲，乃不礙於解脫道。但一般人所謂的慈悲，都是從「有我、有人、有眾生、有受者」的觀點，而起的慈悲，便是人天道也。故不從空正見入手，便絕不是大悲，也非大乘也。

故若只強調慈悲，而無緣起、無我的正見。這慈悲便很容易落入人情的困境中。而既落於人情的困境中，不要說能否上天？可能還在很多煩惱間轉不開哩！

修習六念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前三月夏安居竟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佛縫衣。如來不久作衣竟，當著衣持缽，出精舍，人間遊行。時釋氏難提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，四方易韻，先所聞法，今悉迷忘。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言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缽，人間遊行。是故我今心生大苦，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！」

佛告釋氏難提：「汝見佛、若不見佛，若見知識比丘、若不見，汝當隨時修習五種歡喜之處。何等為五？汝當隨時念如來事：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、法事、僧事、自持戒事、自行世事，隨時憶念；我得己利，我於慳垢眾生所，當多修習離慳垢住，修解脫施，捨施，常熾然施，樂於捨，平等惠施，常懷施心。如是釋氏難提！此五支定，若住、若行、若坐、若臥，乃至妻子俱，常當繫心此三昧念。」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66 ~ p.467
佛告釋氏難提：若見如來、若不見，若見知識比丘、若不見，汝當隨時修於六念。何等為六？當念如來，法，僧事，自所持戒，自所行施，及念諸天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67 ~ p.468
「六念」就是將前面的四不壞淨，再加上念施、念天。為什麼要念天呢？其實也是生天之道的意思，故也是為信行人而說的。因此，待〈四種入流分〉，才能轉信行人為法行人也。

四種入流分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謂流者，何等為流？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說流者，謂八聖道。」復問舍利弗：「謂入流分，何等為入流分？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四種入流分。何等為四？謂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，法次法向。」復問舍利弗：「入流者，成就幾法？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有四分成就入流者，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汝所說，流者謂八聖道；入流分者有四種，謂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，法次法向；入流者，成就四法，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──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中）p.456
云何從「信行人」，而成就「法行人」呢？乃從此四種入流分─親近善知識．聽聞正法．內正思惟．法次法向，而成就為「法行人」。

「親近善知識」，這大家可瞭解。「聽聞正法」從善知識處，而能聽聞得正法也。「內正思惟」光聽聞還不夠，乃得自己再去思惟、消化，才能有效吸收。「法次法向」最後再將知見，化為生命的動力及方向。這才能從信行人，而提昇為法行人。

以上〈道品誦〉，乃包括三十七道品，戒定慧三學，安那般那及四不壞淨。皆為修道主修和助修之法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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